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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檢討與展望 

  日記體式在現今轉換書寫平台至網路之後，於部落格空間裡蔚為風行，

人們除了藉由日記觀照自身、紀錄生活點點滴滴，還能藉由書寫來尋求閱讀

者的理解與認同。跨越散文與小說的界限，當日記體式增添說故事的元素，

真實與虛構的樊籬存乎一心，作家以日記形式直抵生命及人性的內核，貼近

讀者的生活，卻又為平淡索然的日子注入詩意與感悟。在現今變化急遽的都

市生活裡，如果外緣條件難以掌控，那麼反觀內省將是重返精神原鄉的捷徑，

日記體小說自有其難以取代的魅力，當代作家蘇偉貞的《夢書》、陳染的《聲

聲斷斷》，其女性日記作者自審心靈，與 20、30 年代女作家筆下的莎菲、紉

菁遙相輝映，而張大春的《少年大頭春的生活週記》與沈從文的《呆官日記》

同樣設置不可靠的敘述者以寄寓輕嘲漫諷的話語。撫今追昔，本論文探索日

記體小說文體成型的源頭，勾勒它盛衰的系譜，討論其文體特徵、社會背景

與性別文化等議題。 

    中國的日記體小說是一種應時而生的文體，徐枕亞 1914 年的《雪鴻淚史》

受到域外翻譯小說《茶花女》的啟迪，並承接中國傳統小說的文體與筆法，

成為中國第一篇全文採日記體敘述的小說，繼《雪鴻淚史》之後，自 1914 年

到 1918 年諸多日記體小說陸續問世，此時期被後世定位為鴛鴦蝴蝶派的幾篇

日記體小說，如〈斷腸日記〉、〈珠珠日記〉、〈怨〉、《林黛玉日記》、《蕙芳祕

密日記》等其實是初步奠定此文體敘事手法不可或缺的文本，它們為文體規

範所紥下的基礎讓現代日記體小說具備自律發展的可能性。當然我們不能忽

視中國現代日記體小說於五四運動後大規模湧現的他律原因，域外文學的薰

陶、文壇上發展「人的文學」的需求、作家對日記散文價值的認識與日記體

裁的易於入手等，這些原因共同造就了現代日記體小說的勃興。20 年代中期

～30 年代前期乃日記體小說的興盛期，而 30 年代中期這個文體便進入了衰退

期，究其原因，部分是由於這種次文類在定型後逐漸缺乏靈活性，僵化的規

範無法隨社會文化及人類審美心理結構的變遷而轉化，而背後促使讀者意識

快速轉變的更重大的因素，是 30、40 年代鋒火行將蓋天的社會變局，社會背

景讓文學創作的潮流由對個人價值的思考，轉向對社會出路的探求，致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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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體小說提早在文學場域中退隱幕後，成為一種反映特定時代的藝術精神結

構的時代文體。衰退期的日記體小說基本上是持續遵守前兩個時期發展完成

的文體規範，只是第一人稱內聚焦的焦點轉而趨向於外界事件的起伏，以下

略述各項文體規範的歷史演變與其性別寓意： 

一、第一人稱內聚焦視角的確立 

1914-1917 年為日記體小說的萌芽期，歷來的研究者較容易忽略這段時

期，其實這段時期多數的日記體小說的文體要素已經按一定的模式組合在一

起。萌芽期已初步確立第一人稱內聚焦視角這項文體規範，相較於〈狂人日

記〉與之後興盛期的日記體小說，萌芽期文本中的各段日記多依照事件的發

生、進展、結果來組織合文，為情節主線，聚焦的焦點自然是外界的所見所

聞，而興盛期的文本則由情節主線轉為情緒主線，將外審的焦點置換為自我

傾訴心語的內省型敘事。興盛時期的第一人稱內聚焦視角所營造出來的敘事

效果，即讀者能輕易地洞見人物作者幽微的內裡，而對於在中國文學史上恆

常保持沈默的女性作家（除了少數幾個個案）而言，第一人稱內聚焦視角可

以提供她們機會，以我身為婦女的名義來抒發一己的生命體驗與個人情感。

從興盛期到衰退期，這種第一人稱內聚焦視角度因應時代意識的轉變，作家

們重新將焦點投向社會大眾群體的生活，希冀在一篇小說裡容納各色事物的

風貌，不過即使再度將聚焦焦點由內省轉向外審，這種敘述形式卻也已難以

和變動後的社會環境相適應，終將成為一種文體侷限，步入衰微。 

二、敘述框架的靈活運用 

日記體小說經常在日記正文之前或之後設置外敘述者，形成兩層或三層

敘述者的結構，外敘述者在形式上可引導出全篇小說的主角──日記部分，

充當起故事的框架，內容上則視敘事需要具備見證功能、組織功能或評論功

能。萌芽期的日記體小說中己具備此項文體規範，多用以證明日記的真實性，

暗示讀者這篇日記並非作家自己杜撰出來的。而到了興盛時期，前半期的文

本多採取框架模式，後半期則愈來愈少作家運用此敘述手法，致使框架確立

其敘述功能後又退化。細察各篇日記體小說，可知框架的有無端賴於小說作

者是否需要其敘述功能，有時小說作者不必藉由外敘述者來擔保日記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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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者讀者已不再需要外敘述來協助聚焦時，敘述框架便變得可有可有了。

而在男作家的擬女日記體小說中，男性充當的外敘述者時常負有評論的功

能，他們往往以較優越的姿態來評判、指導女性內敘述者（即人物作者），例

如葉靈鳳的〈女媧氏之遺孽〉即以外敘述者傳達他對女性人物作者的譴責之

聲，將男性劃分為理性／識大體之屬，而女性則隱約地被暗指為感性／任性

妄為，反映出作家自己性別的二元思維。 

三、虛擬的時間形式 

時間形式是建構日記體裁真實性的敘事筆法，在萌芽期已有不少日記體

小說運用這種虛擬的時間形式，然而有的作家卻尚未察覺每則日記之間斷裂

的環節，可用以召喚讀者想像以填補空白，形成日記體小說特有的藝術性，

如《林黛玉日記》即在敘述中加入轉折用語，自行銜接日記之間的空白，暗

示兩則日記是在同一個時間點寫成的，從而破壞日記體裁的可信度。這種自

行填補空白的作法在興盛期不再出現，新文學作家們深諳日記體式，在他們

虛擬的時間形式中體現出當時人們時間流的概念，而與一般著重曲折情節的

小說相比，興盛期的日記體小說因善用這種此刻此在的時間形式，而能夠帶

領讀者回歸到每日生活的原本面貌，體驗人物作者所鋪展的某種對私人空間

的主觀感受，展現日記體小說跨文類的散文特質。 

四、自我心靈的內在對話 

日記體小說於萌芽期所展現的內在對話性，是喻血輪藉由改寫前文本，

在後文本《林黛玉日記》中負載作家自己與時代人們的合聲，來回應前文本

原先的言語。而興盛期日記體小說的內在對話性，則是一段作家自我觀照的

歷程，在文本中存在著雙聲語，敘述者的直接意向與話語中承載的作家意向

互相角力，如沈從文的〈呆官日記〉與巴金的〈新生〉中的男性人物作者在

心理成長的歷程中，其精神面臨危機時，皆藉由內在對話的形式來決定未來

生涯的走向。這種內在對話性是日記體小說展現人類複雜多變的意識世界的

敘述手法，人物作者能夠在書寫日記的過程中整理紛亂的思緒，安頓心靈，

作家則自我的意向投射於人物作者的文字之中，安排故事的走向。 

  以上四種文體規範在日記體小說中並不是扮演著同等重要的角色，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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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稱內聚焦視角」與「時間形式」是眾文本皆必須遵守的核心規範，

而外敘述所形成的框架和內在對話性則是次要的規範。 

本論文的上篇既是一篇宏觀的歷時性研究，也是由微觀的角度釐析各文

本之間結構的聯繫、興替與變易，由文體研究出發，在下篇則將研究角度移

至社會背景中的作家心理，探討男、女作家透過日記體小說這種文體所形成

的性別話語與所反映出的性別意識。在分別探討男、女作家的日記體小說作

品後，本文發現即使運用同一種文體，採取同樣的婚戀題材，男、女作家筆

下的作品卻不是一致的風貌，其相異點主要體現於情欲書寫的著眼點不同。

男作家能夠藉由男性人物作者的文字，刻畫他眼中女性曼妙的胴體，藉由第

一人稱真實無偽的口吻來表現原始性欲的衝動，也可以將女性人物作者塑造

為心目中理想的模樣，讓她在日記裡寫下為了自由戀愛的目標，自願迎合男

性情欲需求的話語。而在眾多的女性日記體小說作品中，除了丁玲的〈莎菲

女士的日記〉與廬隱的〈一個情婦的日記〉之外，男性的面貌身形往往都是

模糊不清的，不似男作家如此細膩地描繪女性的肉體，20 年代女作家筆下的

人物作者亦不像男作家想像中的女性那般為愛痴狂，她們反而揭露自由戀愛

旗幟下女子所面臨的殘酷現實。 

本論文的下篇將男、女作家的作品分為兩章進行探究，闡釋其迥異的風

貌，這樣的研究架構似乎容易產生男、女作家因生物性別（sex）本質上的相

異致使所抒發的思考內容與情感趨向有所不同的錯覺，事實上本文並無此預

設立場，也對性別本質論存疑，下篇僅僅是為了便利展開論述而作此章節設

計。從第六章第三節對馮鏗〈紅的日記〉的討論中，我們不難了解到女性所

書寫的作品未必具備自主、挑戰權威的女性意識，另外 1930 年褚儂疚刊登於

《紅玫瑰》的通俗文學作品〈病院日記〉中，女性人物作者批判異國女子勢

利、心眼狹小、浮躁言多，這些負面的評價正應合父權社會對妖女卑劣特質

的想像，〈紅的日記〉與〈病院日記〉這兩篇作品說明長期浸淫於男性話語、

在父權體制下受教育成長的女作家所創作的文學作品，未必都能夠帶給女性

讀者反抗父權的力量，相較於男作家的作品，部分女作家的作品並無法更為

深刻且正確地反映出女性經驗與生活處境。 

從上篇的文體內部研究到下篇的性別文化外部研究，本文在蒐集研究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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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判讀文本、梳理脈絡的過程之中難免有認識不清的疏漏處或力有未逮的

不足處，以下數點檢討是未來可以深入研究的方向： 

一、 研究材料仍有待補足。本文是一份奠基於文本以進行解讀的論文，研究

文體的流變史更是需要細讀各篇文本結構才能得到較合理的研究內容，

是以盡可能地蒐集各篇日記體小說作為基礎材料是研究的首要任務。然

而想在台灣蒐集到完整的日記體小說文本並非易事，文學大家如魯迅、

沈從文、丁玲、廬隱等作者的選集不難找到，但歷來較不受注目的瞿秋

白、倪貽德、章衣萍、許欽文、洪靈菲、馮鏗等作家的作品則需費較大

的功夫才能尋得，若意欲由文學期刊中尋找日記體小說初刊登時的踪

影，台灣各大圖書館又未必收有全套的館藏，是以筆者在蒐集研究材料

時總有尋訪未得、難窺全貌的遺憾，就筆者所知，在雅文學方面至少還

有徐祖正的〈蘭生弟的日記〉、許欽文的〈趙先生的煩惱〉，俗文學方面

尚有包天笑的〈飛來之日記〉、滑稽小說〈怕老婆日記〉、〈瘟生日記〉、〈瞎

纏先生日記〉、〈守財奴日記〉、〈牛皮大王日記〉、〈女魔王日記〉、〈頑童

日記〉、〈拍馬日記〉、〈潑婦日記〉等有待參考。 

二、 偏重雅文學文本研究。本論文在上篇歷時研究中，共同採計雅、俗文學

文本一併探討，試圖互相參照比較以確切地掌握其審美情趣，而下篇為

求專一深入地討論兩性的性別意識，則是暫且不論俗文學文本。其實通

俗文學文本在 20、30 年代對雅文學的回應到 40 年代的雅俗合流的發展歷

程中，它獨特的美學觀、價值觀、讀者意識與市場需求值得特別討論，

若能獨立處理俗文學日記體小說的發展歷程再與雅文學文本相對照剖

析，相信能為中國現代日記體小說的文體研究開創新穎的景況。另外，

俗文學日記體小說中的性別論也是一塊尚待開發的園地，其中的困難處

在於當時通俗文壇上男性作家時有冒名「女士」發表小說之舉，如此做

法背後自然有其性別意識可供解讀，然而作家的性別卻也變得混淆難

辨，需要研究者多用心辨析才不致於闡釋錯誤。 

三、 日記體小說迅速衰微的其他原因。對日記體小說而言，當 40 年代的作家

不再興致勃勃地關注這種文體時，便是它宣告退隱幕後之時。然而日記

體小說部分的形式要素或許已經配合時代需求轉移到其他文類中參與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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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體的建構，產生了與社會現實相適應的新敘述形式，探討衰退期所

萌生的其他文體（例如分日分則撰寫的報導文學作品）或許能從另一個

角度為日記體小說尋找到間接的衰微緣由。 

雖說日記體小說是一種時代文體，但這並不意味著它不會在傳播媒介網

路化的新時代獲得創造性轉化的機會捲土重來，再度風行，本文奠基於前人

的研究文獻之上，將中國現代日記體小說的研究範圍鑿深拉廣，所論或許仍

有不足，僅就數章短論提供給未來有志於此的學人作為初步的參考。 

 


